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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 了 一 个 特 殊 的 GAP
YEAR（大学毕业前的空档年），
当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大三
的李宏伟隐瞒家人、先斩后奏地
办理了休学，为此他要跑遍学校
各个相关部门盖近 20 个章才算
完成休学的审批手续。 大费周章
后，他要做的，仅仅是把自己“下
放”到中国最苦最偏僻的农村去
做一年公益项目，他这种反常规
的选择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仍有很多人不理解。

而今重新回到人民大学继
续学业的李宏伟，看见曾经的同
学们已经顺利毕业、各自有了不
错的出路，心里也会有“同龄竞
争”的比较。 然而，面对自己这一
年“下放”，他用一句“值得一辈
子回忆的、 不可复制的经历”来
回答了一切。

接地气的梦想

这一年，李宏伟在黔江白石
乡九龙村做一个具体公益项目
的推进和辅助工作，他利用空余
时间走遍了西南 28 个少数民族
的 40 余个村寨， 他也曾因为自
己年少冲动而命悬一线、离死亡
很近，他尝试在白石乡地区创立

“网筑亲情” 开展自己的公益创
业、为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搭建
网络视频交流平台。 这一年，他
说自己是“接地气的生活、放空
自己的流浪”。

大学一直被称为“象牙塔”，
这多少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味
道。 所以选择“下放”自己后，“接
地气”是与他有同样选择的人最
常用的一个形容词。

“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很真实
的脚踩着大地。 ”一个短发干练
的女孩子说，她叫史琳，大家说
她工作时候“很男子汉气概”。

“虽然我的大学专业是政策研
究， 但是我对农村没有直观体
会，所以有强烈要接触真实农村
的愿望。 ”她大学毕业后的 GAP
YEAR 来到了重庆酉阳县浪坪
乡。“这个经历让我觉得我所学

的专业不再是空洞的理论，我走
到了基层、 掌握了第一手素材，
这一年疲惫却很充实。 ”史琳如
是说。 现在，她将带着自己一年
中对农村大大小小的几十份调
研报告，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
续深造。

梁清在香港读完研究生之
后 ， 决 定 利 用 自 己 的 GAP
YEAR 做点事情。 尽管之前也有
过短期支教经历、对即将到来的
艰苦条件做足了充分思想准备，
但是到了农村还是有一点吃不
消。“最不方便的要数洗澡了，乡
里是只有一个旧热水器，所有人
洗澡都要用。 ”梁清笑着说。“我
们那里直接烧水，然后用瓢把冷
水热水兑好浇在身上。 ”史琳说
起了自己的情况。

尽管对于农村简陋的生活
条件不适应，但是他们都表示出
了“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 最难
熬的还是前一段时间的心理调
整，“我们每一个人都分配到了
不同地方， 一个村子只有自己，
有的离得近一点就会经常打电
话，算是一种心理安慰吧。 ”梁清
继续说。

而男生们的心理压力更多
来自于一段时间的茫然和迷失。

“有一段时间无法融入当地人的
生活和习惯，也不知道凭自己的
一己之力能做什么，对于项目进
展、 自己的定位都会有迷茫，那
段低谷是比较痛苦的。 ”这一群
人的“班长”朱晓明如是说。

GAP YEAR 里的成长

GAP YEAR 是在西方国家
青年当中相当流行的概念，他们
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
给自己的一个空档年，通过一次
长期旅行、 做志愿者等方式，让
步入社会之前体验不同的生活
方式以更好地融入社会。 直到
2009 年一本《迟到的间隔年》才
将这个词介绍给国内的青年人。

“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
做什么，有了明确目标，而之前
在大学时期是一直迷茫的。 ”利
用一年的时间沉淀下来思考和
放空自己，李宏伟对未来有了明
晰的方向，这是他自己认为最大
的收获。“那时候我对社会上很
多现象都是同样的围观心态、人
云亦云， 现在不会像以前一样，
过于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看问
题了，这是一种成长。 ”说起自己
的变化时他这样解释。 同样，这

种心态的成长，让他已准备好了
走向社会。

这些志愿者初到一个村子，
都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有的
是被忽略、有的是被重视，有人
觉得他们是孩子、有人当他们是
大学生村官。 梁清因为是女生，
受到了格外的“照顾”，被要求住
在县里条件稍好的宿舍，每次出
去都有人跟着。“我不喜欢这样，
这就不能了解最基层的情况
了。 ”于是梁清执意住在乡里，并
且利用业余时间给县里的小学
当起了美术老师。“我发现他们
从来都没有上过美术课、音乐课
这样的课程，也没有老师会教。 ”

梁清不只是想教孩子，更重
要的是教会老师，她希望自己离
开后这里的孩子们可以将美术
课继续下去。 为此，她联系到了

“多背一公斤”公益项目，让外面
的人把书和材料带到酉阳。 材料
不够的时候梁清会设计出“低成
本”的美术课，一张纸就可以是
一节课，每次上孩子们都会兴奋
得大喊大叫。

按照百分制，梁清给自己的
这一年打了 90 分， 她说虽然自
己的 GAP YEAR 没有旅行、少
了惬意，但是不后悔。“这和我以

往的短期支教行动、志愿服务都
不同，那时候可能我们去做活动
呆上一段时间就走了，并不能从
本质上改变什么，但现在我会思
考我走了之后这些孩子怎么办，
并且想办法解决。 ”

这种思考让梁清的志愿行动
脱离了曾经的“一次性”行为，转
变成更加完整和成熟的可持续性
行动， 这一年的独立自主性志愿
服务让她很有成就感，“觉得是自
己独立解决了一个问题”。

回归理性的公益观

经过了一年的农村公益行
动，在这第一批参与友成公益大
学的 19 个人当中， 最后只有一
个人留在了基金会专门从事公
益领域的工作，其他人今后的路
并没有完全与公益相关。 曾经带
着对公益满腔理想和热忱一群
人， 如今却近乎颠覆性地改变，
这不是理想的冷却，而是理性的
回归。

“完全投身公益领域而不考
虑自身的立足是不行的。 ”“班长”
朱晓明在大学时候就是个有经商
头脑的活跃分子， 并且已经开始
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可是一年后
他觉得自己有变化了，“大学时候
经商会有些急功近利， 也有青年
人的浮躁， 但是感受到真实的农
村、深入地做公益后，这是一种价
值观的冲击。 ”所以他选择在今后
的创业中兼顾社会责任。

梁清说自己在大学时候只
是想毕业后从事公益方面的工
作， 却完全不知道具体做什么，
现在她要去美国攻读“教育学”。
这两件看似完全不相关的事情，
却因为她想在以后编写一本适
合贫困地区小学生学习的美术
课本而紧密相连，“我希望那里
的孩子们利用一张废纸也能上
得起美术课。 ”

用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
的话说，这是一群“不知天高地
厚” 的孩子，“他们选择了一所
‘无围墙’公益大学，利用一年时
间到最基层的地方是一种勇气，
但同样成长也是巨大的、观念性
的。 ”

7 月属于毕业季，北京新青
年绿色公社， 一场特别的毕业
典礼正在进行。 19 名友成公益
大学“小鹰计划”的第一批毕业
生朗诵着他们写的诗“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过的小鹰计划”，伴
随着略带离愁的歌曲， 前一天
晚上还兴高采烈为毕业典礼准
备的他们， 有人已经忍不住落
泪了。

这 19 个人中有来自人民大
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大四毕业
生，有的是已经参加一两年工作
的职场新兵，也有为了这个项目
休学一年的“特立独行者”。 毕业
典礼后， 有人要到国外留学深
造， 有人会开始自己的创业之
路， 有人将在公益领域执着前
进。 不管他们来到这所“公益大
学”最初的原因是什么、有着什
么样的期待、 今后会去向何处，
经历了一年在农村最基层的历
练，每个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故
事，经过沉淀和思索后，收获了
成长。

在 GAP� YEAR里收获别样成长

19 个公益梦想的农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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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闫冰

第一批公益大学的毕业生们

志愿者们除了完成指定的公益项目外，还要选择一个资助的公益行动，这就是“小鹰计划”的“1+X”模式


